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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湾

似水流年

一生感念的人
乐俊河

诗情画意

在流水岩山顶，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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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碧波

2015年的夏天，注定是一段煎熬的日子。已
在301医院住院多时的父亲报了病重。需要我做
准备了。

我坐在他那张宽大的老式办公桌前，缓缓拉
开抽屉，里面都是我熟悉的老物件，摆放依然有
序。那个外壳斑驳的眼镜盒里，装的是他年轻时
的一副银丝眼镜。钥匙链上挂着的小指甲钳，据
说是从朝鲜战场带回来的。温润光亮的木珠算

盘是他一直使用的计算工具，我从未见他用过计
算器。一副老家的牌九是他的最爱，小巧精致，
一有闲暇便会拿出来自摸自推，乐在其中。当
然，抽屉里最多的东西是他在各个时期亲笔抄写
的通讯录。老首长、老战友、老部属、亲戚、朋友、
家人……林林总总有好几本。

我一本一本往外拿，忽然在两个本子之间看
到一张薄薄的小纸条。那是一张从绿格稿纸上
裁下来的纸条，不足两寸宽，这符合他一贯惜纸
的风格。纸条抬头写着：一生感念的人。下面是
两行约10来个人名。我仔细端详这些名字，大部
分我听他说起过，只是都没见过，其中包括罗忠
毅，应该都是在他的人生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
也有我从来没听说过的，猜想应该是他早期参加
革命的领路人。

我不知道这是他什么时候写的，他也从来没
跟我说起过，但我知道，这一定是长久以来深埋在
他心底的念想。父亲即将远去，我还能做什么？

我快速地查阅了他的全部通讯录，把一切可
能的线索都找了出来。我寄出了一封又一封言
辞恳切的信，并在每个信封的显著位置标明：寻

找抗战初期的老同志。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在
变化如此巨大的中国，别说80年，就是8年都很
难回溯以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一天午后，又快到去医院的时间了。手机铃
响，一个陌生的电话来自上海。她说：“我
是×××的外孙女。你的来信我们看到了。我的
外公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但我的妈妈和舅舅还
在，他们也都80多岁了。他们看了你的来信都非

常感动，说外公走了这么多年，没想到还会有人
想到他……”电话那头，她哽咽了。我说：“我爸
爸也要走了，我只是想让他在走之前知道，我替
他找到了他一生感念的人，并请你们代他转达他
对你外公的敬意……”电话这头，我也哽咽了。

病床旁，我俯身在父亲耳边轻声告诉了他。
我相信，他听到了；我知道，他安心了。

一位百岁老人，在历经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即
将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驻足回望，他依然清晰
地记得那些曾引领他走向光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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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登步岛，75年前的那场硝烟已成为
记忆。

当我站在流水岩山顶，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
时，我能感受到，长眠在这里的380名指战员，从
来没有离去过，他们聚齐在高高的纪念碑上。

当年，在照明弹及竹墙、林桩、铁丝网等障
碍间，乘坐木帆船抢滩登陆。在集结号角声中，
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奋勇向前。

近战、肉搏。与强敌浴血奋战2天3夜，先后
歼敌3400余人。

到处是血。树上、草上、石上、坑洼里、水塘
里，在流水岩、炮台山、野猪塘山、张岗湾山等地。

他们的鲜血，在倒下去的时候融入了这块
土地。如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在每年的春天灿烂
绽放。

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履行了对忠诚的誓言，他
们身上散发出的信仰光芒，是能够穿过时光的。

那不朽的精神，是比纪念碑更高的丰碑。

在登步岛战役遗址公园，想起
了胡炜将军

在登步岛战役遗址公园，想起了胡炜将军，

想起了烽火连天尸横遍野的这场战役。
枪口冒着青烟，鲜血如流水，天空是血色的。

这惨烈的海战，成为将军心头永远的痛。
我知道，这参战的数千名官兵，都是你的兄弟，

是从战火纷飞中过来的，历经生死，是为了解放舟
山而来。有的还是身经百战、伤痕累累的老兵。

他们在牺牲时握着枪、保持着冲锋的姿势，
让你痛心。

面对数倍强敌和弹尽援绝的境况，为了持久
的胜利，主动撤出战斗成为你的选择。而这也堪
称世界战争史上渡海作战中的一个奇迹。

“与宝岛人民同在，共碧海青山长存”。将军，
这是你亲笔撰写铭刻在纪念碑后面的对联。

如今，你的骨灰撒在了登步和桃花两岛间的
海域。

将军，你们建立的功绩，如巍峨的昆仑山。

在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碑
前，静默是我的全部

在东海游击总队烈士纪念碑前，静默是我的
全部。四周山野也是一片静默，云低沉着。

阳光从天上一颗一颗地落下来，落在青青草
木上，像蝴蝶飞翔的翅膀。

死亡是如此地猝不及防，与国军的一场遭遇
战，42名战士倒在黎明之前。

我无法看清他们的脸，那是多么的年轻呀，
这多么让人痛心。他们衣着朴素，勇敢，坚强。

他们的信仰，如军帽上闪烁的红色五角星。

他们倒下去的时候，没来得喊一声，但内心仍有
火炬般不熄的光芒。

我知道，他们来自人民，新中国就是他们想
要建立的家。他们的身体融入大地，成为支撑祖
国脊梁的一部分。

如今，那个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早已远去。
我知道，在这个春天，这些远去的烈士不需要我
的颂歌。在他们面前，所有的词语都黯然失色。

那高高的纪念碑，不是为了遗忘，而是为了
怀念，为了让更多的人前来瞻仰。

有一年，我和朋友相约去看兰花展。
兰花，作为岁寒四君子之一，它的

气骨称得上优雅。当一盆盆兰花姿态各
异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朋友突然在兰花
丛中回过头来问我：“我一直在想一个
事儿。人就不能像植物那样优雅地活
着？非得像动物一样厮杀，争得你死我
活才算强大吗？”

当时，我觉得她说得太有道理了。
如果我们能活得像植物那样优雅，该有
多好，该有多美妙啊！

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这个想法深深
影响了我。我渴望像植物那样优雅，也
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盆植物，并享受这
种安静与不争，就像那盆在兰展上带回
的兰花，在梳妆台上兀自开放。

第二年春天，我从超市里带回一盆
风信子，和兰花儿摆在一起。这才发现，
在兰花“冬眠”的时候，我忘了给它浇
水，也没有捧出去给它晒晒太阳，于是，
不经意间，它已经干枯得似一丛枯黄的
稻草。我只好将它搬走，在梳妆台上独
独放了一盆风信子。

次日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又想起了
朋友的那句话———“像植物那样优雅”。
我突然觉得，这就是一个悖论。植物的
优雅，其实只是表象。它一面伸展着看
似悠闲无意的枝叶，一面在地底下生长
着它赖以生存的根系，更深，更远，更紧
地抓握住每一寸土地。荆棘与大树争夺
养料，野草跟荆棘抢夺水分，谁也没有
放弃为生存而做的最极限的拼搏。

如果一株植物，它只有优雅，它一
定是活在温室里，仗着主人的宠爱和照
料，习惯了享受而停止了奋斗，一旦主
人将它遗忘，它便连一株植物也做不成
了。你再看看烈日下风雨中不停攀爬缠
绕的紫藤花蔓，看看让每一条枝桠都长
出独立的根来的榕树，它们没有一天停
止过向着四面八方的扩张。植物，它伸
向天空的枝叶、努力绽放的花朵有多优
雅，暗地里的拼搏就有多疯狂。它只是
比动物更多了一分“沉得住气”。它不似
虎豹肆意掠夺，也不似鼠蚁一生逃避，
它只是把根扎在原地，用不偏不移和顾
自茁壮的身姿，告诫企图侵略者“我不
惹事，也不怕事”的立场。

我重新买了一株兰花，把它栽在院
子的泥土地里。我期待它长成植物该有
的模样。

俯瞰六横新貌 缪佳祎 摄


